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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全真教的祖師王重陽與全真七子，各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特修行方法。王重

陽以活死人墓修行；馬鈺以經營道場作為修行法門；孫不二以女性身份離家雲遊

雲遊雲遊，遭受百般磨練；譚處端、劉處玄選擇混跡塵世修練心性；丘處機以一

蓑一笠在磻溪戰睡魔，七年不倒丹；王處一單腳獨立，面海九年而保持靈台清明；

郝太古在石橋默坐六年未曾發一語。不同的修行方法造就各有特色的八類修行者

形象，經過不同傳記作者使用不同的文學手法來記錄、描寫，使七真的形象更為

複雜多樣化。 
 
通過對於七部七真傳記的考察，可以得知七真傳記從樸素的史傳體演變成情

節複雜、意象豐富的小說體，其中不僅有著作者與時代的因素影響，同時也蘊含

極為重要的社會性和宗教性意涵。循著情節、人物發展的脈絡往上溯源，不但可

看見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固定寫作架構，同時更可發掘出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

在可變與不變的、外在與內在的種種因素交錯涵容之下，造就了這七部各具特色

的宗教傳記，也成為全真教教徒以特有的文化素養為宗教建立的史傳與文學結合

之重要傳世作品。 
 

第一節   研究心得 

 
本論文以七真傳記為文本，希望解決的問題可以總合成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那就是「歷代流傳下來的關於七真修行的傳記或小說作品，究竟呈現出何種不同

的內在與外在樣貌」？為解決這個問題，本論文循序漸進，由外而內層層深入分

析，分析的過程即是本論文所欲呈現的重點部分。則在本小節裡將每一部份的分

析結論略做敘述，可作為最後的統整討論，並釐清本論文不足之處。 
 
首先，分析七真傳記在文體上的分類與其基本寫作原則，必須對「傳記」和

「小說」這兩種文體有所瞭解。傳記與小說是兩種不同的文類，但是由於傳記體

需要藉助小說的筆法，而小說體需要增加新的題材，使得這兩種文類有了互相涵

容的部分：傳記體小說與小說體傳記。這兩種由不同文類合流之後產生的作品，

其間的差別在於對虛構性的容許度。依據有限材料來做某種程度上的想像，以加

強人物生動性者，為小說體傳記；主要角色及情節為真實、次要角色及情節由寫

作者自行發揮，用以加強人物性格的立體性者，為傳記體小說。然而無論是小說

體傳記或者傳記體小說，都可被歸納在傳記體的「通俗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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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以此論述七真傳記作品，總的來說，從第一部作品《金蓮正宗記》到最後

一部作品《金蓮仙史》共有七部，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金蓮正宗記》、《七真年

譜》與《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同為元代的著作，基本文體是史傳，為原始形態；

《七真天仙寶傳》是寶卷體，成書在明清之際，為過渡形態；《七真祖師列仙傳》、

《七真因果傳》與《金蓮仙史》成書在光緒年間，是章回小說體，為完成形態。

以七真傳記各作品的名稱來看，《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金蓮正宗仙源像

傳》這三部作品無庸置疑，乃屬於史傳體傳記；而觀《七真天仙寶傳》、《七真祖

師列仙傳》、《七真因果傳》與《金蓮仙史》四部作品，各以「史」、「傳」命名，

可知這些小說化之後的作品依然具有成為史傳的企圖。 
 
原始形態的七真傳記，遵循歷史原則，以紀實為主，除記載的神通仙蹟暫可

存疑之外，基本上時地都有所據，並非胡亂成書；從《七真天仙寶傳》開始，就

有非常明顯的小說化現象，出現許多前所未有的故事情節。至《七真因果傳》達

到小說化的完成，而《金蓮仙史》又是教內人士為掃除虛妄編著的一部著作，一

面將道教「下降－上昇」結構完整呈現，一面又刪除小說化之後派生的部分情節。

使得七部七真傳記呈現七種不同的敘事風格：《金蓮正宗記》為仿仙傳寫法的傳

記體；《七真年譜》開全真教史編年體的先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結合前二部

作品，虛實兼顧；《七真天仙寶傳》以寶卷的方法傳布宗教思想；《七真祖師列仙

傳》用意獵奇，將七真修行故事添枝加葉；《七真因果傳》把七真修行故事加以

潤飾，成為文學價值高、趣味性強的通俗小說；《金蓮仙史》以南宋末年至元代

初期的歷史為經，全真教南北七真與同時期的修道者的修行故事為緯，交織成一

部全真教團史。 
 
以敘事系統綜合分析這七部傳記作品，可以將七真傳記小說化的演變過程看

得更為清楚。敘事系統可以分成四個層面：敘事語言、敘事結構、敘事主題與敘

事風格。首先是敘事語言，又可分成「敘述人語言」與「小說人物語言」兩個部

分來進行分析。從敘述人語言的角度來看，七部七真傳記全以第三人稱角度敘

述。史傳體七真傳記因作者是教內人士的身份，提及傳主時全用敬稱，顯示對於

傳主的尊敬。小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開始有所謂「視角」的問題，而視角隨著各

作品主要的摹寫重點人物有所跳接和轉換。在跳接的過程中可以看見敘述人的角

色在作品裡忽隱忽現，然而直接就故事情節進行「寓言」式的道德教訓與個人評

論，是中國小說從說話的話本演變成案頭讀本所具有獨特且慣用的模式，同時也

影響到文本本身的敘述視點。所以在小說人物的語言這部份，受到前述傳播方式

之改變，為了向讀者（聽者）百分之百傳達作者（說話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文

本直接存在的道德教訓乃是彰顯而非隱含在故事裡面的。 
 
其次是敘事結構，其中又包含四個要素：時間、空間、人物與情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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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前的七真傳記作品，基於史傳的寫作原則，時間與空間務必要求與現實相符

──即便沒有完全精準，只要盡力寫實，也可被列為史傳體作品之疇。小說化之

後，時空因素已經變成次要元素，小說家反過來利用時空的錯置與替代、轉換，

藉以達到傳遞某些特定隱藏訊息的目的。所以在小說化七真傳記裡的時空可以說

是變型的，但是將它們放入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大架構來看，仍然還是符合屬於這

類型作品固有的寫作結構：角色人物出入於常與非常兩種時空之中，以進行故事

情節的推演。在人物方面，王重陽與七真從《金蓮正宗記》到《金蓮仙史》，可

說經歷多次的形象修正與轉換。如果將七部七真作品統合來看，可以發現其實小

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所描寫的重點人物在於王重陽與丘處機兩人，極有可能是

因為一是創教祖師、一是弘大教門的宗師之故。其他的馬、孫、劉、譚、王、郝

六人是以情節決定角色刻畫的深度，也就是說，歷史上較富情節性的史實，才會

被小說家引來加以改編或呈現。就馬孫二人而言是他們受到王重陽點化出家的緣

由，就郝太古而言是他石橋默坐六年的苦修之功。在情節方面，小說化的流程中

可分為五種不同型態的情節演變現象：不經加工的原始史料、被刪去的史料或情

節、經過改編的史料、被整合並加以改編的變型史料與小說化之後的原創性情

節。這五種現象中以第四與第五種情形最為頻繁，由此可知，改編、整合與創新

乃是小說化的基本手法。同時，小說家與史傳家的企圖、傳達訊息的方式與訊息

內容必定大不相同，因而才會捨棄原始的史料不用，重新創作出新的故事情節。 
 
進一步來看敘事主題，每部作品在中心主題之下都還另有所謂的「副主題」，

這就是作者藉著作品來傳遞的除了「紀錄修道者之修道過程」之外的訊息。《七

真天仙寶傳》以韻文方式對讀者（聽者）進行「全真教」式的道德勸說；《七真

祖師列仙傳》講論正道、批評旁門並以丘處機修行過程勸誡人們如何看待人生中

的苦難；《七真因果傳》以《七真祖師列仙傳》為底本進行再創作，並以此砥礪

後世修行者的修行意志永不退轉；《金蓮仙史》則志在撰史──編纂出一本斷代

在金元時期的，並且同時具有道教出身修行傳結構的一部全真修道史。 
 
在敘事風格方面，七部作品的作者各有其書寫風格，用字或典雅或俚俗，各

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風格不僅是受到作者本身學識涵養所造成的

差異，還有兩個更大的因素，就是文學與社會兩方面與時俱變之後，給予作者的

重大影響。七真故事之所以能被代代相傳、並且歷經多次變型，是因為七真的修

道過程滿足人物故事被傳述的條件；另一方面，明清時期出現的大批道教出身修

行傳，有著出版品、讀者與作者三者交錯影響的原因，而造成所謂的「小說之教」
1。綜觀七真傳記作品，起初作者皆是全真教內人士，讀者群則 

                                                 
1 因為讀者閱讀的需求量增加，印刷出版技術興盛，所以造成下層文人為圖溫飽與書坊主合作，
創作出大量的通俗讀物。這些創作者的身份接近下層民眾，也熟悉民眾的信仰與信仰心態，既可

運用道經佛典文獻，也採納民間流傳的聖蹟故事，因而能夠編出一批擬似宗教聖傳的小說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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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教內的信眾。因此，這些作品運用的文學方法與傳述的內容，採用歷史的

角度。一方面展現編纂者本身的高度文學素養，另一方面同時也顯示其讀者群具

有的先備知識，這些教內讀者的素質是高於一般民眾的。明清之後，作者群與讀

者群的身份顯然有所轉變。七真傳記題材被文學所吸納，以通俗的方式展現出來

的樣貌，即是寶卷與章回小說的形式。此時作者不再限於高學識涵養的全真修道

者，反而更有可能是從事專職創作的下層文人。讀者群也隨著作者、作品與社會

上的供需關係，由全真信徒擴及廣大的民眾。此時宗教反而因為其讀物的通俗化

而達到傳教與勸世的目的，全真教內部同時為了重振教派，不再堅持信徒的高學

識涵養，而更加強調世俗化的儒家義理來取得更多下層群眾的支持與信仰。宗教

與文學互相影響的結果，於此可見一斑。 
 
在分析過文本的文學結構之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小說化文本具有的

隱性意涵，在此又分成社會的、宗教的與文化的三個層面。在社會層面上，小說

化七真傳記展現出「政教勢力的結合」與「三教的融合與矛盾」兩種現象。政教

勢力結合乃是自古以來在每個朝代都有的現象，上古時期當統治者與宗教領袖是

合一的，後來兩者分化之後，統治群與宗教團體還是必須合作，相輔相成，以各

取所需、從中獲得利益。這一點在小說化七真傳記中表現於七真和朝廷的互動之

上。從宗教那裡，政治團體得到百姓的信任和合作（特別在外來政治力量的入侵：

如元朝和清朝）；從政治那裡，宗教團體獲得推廣宗教的種種有利外在條件的扶

植，如金錢的資助，教派中地位的提升等等。至於三教的融合與矛盾，表現在作

品裡的許多細節：這些都證明了明清以後全真教的教義與傳播方式，皆進入一種

世俗化的階段，進一步實現王重陽創教時主張的三教同源，而更偏向儒家思想。

如此一來，全真教以入世思想當外衣，裹住修仙成道的宗教出世思想，因而更能

為一般大眾與統治階層所接受。 
 
宗教層面的義理結構則可分為兩大部分，即「下降－上昇」結構，與宗教內

部對於女性修行者的態度。「下降－上昇」結構是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基本結構，

若將這個結構展開，則可畫成「下降－根基─度化過程─內修過程─外修過程─

上昇」的圖式。這個圖式實際上不是鍊狀，而是環狀的圓形圖式。圖式中每個環

節都是構成出身修行傳的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在七部七真傳記之中，同樣可以

清楚的觀察到每種元素出現的狀況。另外宗教中對於女性修行者的態度亦是本論

文的觀察重點，通過七真傳記對全真教第一位女冠孫不二的描寫，可以知道全真

教對女性修行者抱持的鼓勵態度，以及關於出家斷緣方面，宗教內對待不同性別

而具有不同的需求。另外，根植在中國文化心理之中的重視親身 
 

                                                                                                                                            
分析詳見李豐楙教授〈出身與修行：明末清初「小說之教」的非常性格〉（發表於 2002年中研院
文哲所主辦「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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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觀念影響了小說化七真傳記的表述方式，藉以肯定俗世經驗並且將看似背

道而馳的俗世經驗（入世）和修仙方法（出世）達到完美的調和。並且結合命運

可以自主的觀念，激勵世人掌握自己的命運，以此傳達「人人皆可修仙」的訊息。 
 
最後是文化層面。首先以小說化的七真傳記為例，分析中國傳統夢授情節蘊

含的內在意涵，除了強化神仙形象的神秘感之外，還具有對比作用：夢境與現實、

虛與實、非常與常的對比。綜觀七真傳記作品，可以知道無論是何種樣式的七真

傳記，都在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度」。度脫是道教特有的思想，七真傳記

裡（甚至可以擴及所有的道教出身修行傳作品）描寫的不僅是修道者個人的「受

度」過程，同時也是他在受度經歷中「度人」的過程。「度」的原因在於人對於

渴求更高的心靈狀態的願望。也就是說，宗教人在常與非常的時空之中出入，希

望盡量不與神聖脫離，一切都是源於人類有尋找終極真實與回歸永恆的需求。為

此，宗教乃因應而生，將整個人世歷程都視為一種解罪過程──向「上天」（宇

宙間最高的「統治者」）承認並補救自我或大眾的罪惡，洗滌心靈，達成「美好

來世」的願景。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論文所採用的文本是傳記與小說，也就是「宗教文學」類的研究。然而分

析內在意涵的時候，可以發現宗教文學並不僅止於宗教和文學兩大方向，其實本

論文牽涉到的範圍甚廣，包括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與宗教文化

學等等。因此礙於研究生的個人學識不足，本論文實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也是可

以提供其他研究者作為深入研究的部分。以下分成文學與義理兩個角度來說明： 
 

（一）文學的角度 
 
從文學角度來看，每一部七真傳記都是可供研究者再強化研究深度的極佳文

本。特別是小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由於本論文著重在「小說化」的現象與原因，

而不得不縮減對於各作品細部的分析。例如《七真天仙寶傳》乃是一個特殊文學

形式的七真傳記作品，關於作品與時代的關連、文學樣式的呈現方法及其內容結

構，可以做更詳細的研究；《七真因果傳》的描述筆觸成熟，人物塑造各具特色，

可加以排列比較，分析八位傳主形象的呈現手法以及成為何種「典範型」的修道

者。《金蓮仙史》除主述全真教派人士之外，另外還記載許多金元時期的傳奇軼

事、人物，可作為研究中國鄉野傳奇的材料之一。此外，還有許 
 
多細節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例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我們或可把關於帝王封贈

的演變現象解釋成小說家因為「複製世界」而造成的種種模糊界線。在這個被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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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世界中，作者擁有的命名權，以及他賦予哪些角色的發言權，在在顯示文化

菁英與政治菁英的不同步調。針對文本顯現出的「聖典化」、「世俗化」與「去邊

緣化」等現象，也可援用其他理論詳細考察。本論文涉及的文類互滲所造成之差

異與顯現出來的面向，亦是相當有趣的議題。 
 
凡此種種，皆是值得其他研究者深入研究的面向。 
 

（二）內在意涵的角度 
 
正如本節引言所說，蘊含在七真傳記七部文本之中的內在意涵，牽涉到多種

極廣博的宗教學範疇：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文化學等。

每一個範疇皆可深入論述：例如中國（甚至包含外國）文學裡關於夢境的敘述手

法與內在意涵，道教（可擴及各宗教）中對於女性修行者的形象塑造與隨時而變

的需求演變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甚至可作為另一篇論文的論題。 
 
此外，宗教中的文獻類似傳記到小說的跨文類系列作品，牽涉到現實與虛構

間的種種問題，多有尚未被仔細研究的文本與面向。這些都是由本論文引發的其

他尚待解決的問題。在研究全真教的學術範圍裡，研究七真思想者大有專家學者

在，不過目前還在期待一篇質量俱佳的學術論文，可以從宗教文學的角度來處理

相關文獻資料。所以本論文與其做為一篇論述粗糙的學位論文，毋寧期待它有更

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拋磚引玉，為全真教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以補足宗教研究史

上關於宗教文學的不足之處。 


